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历史深处走来，

有绵延深厚的文艺根脉和典雅厚重的美学

气韵；青年文化则乘势于时代潮流，钟情于

轻盈灵动的表达。二者似乎有着“旧”与

“新”的时空阻隔、“厚重”与“轻盈”的气质

对冲，但在数字时代新媒体平台和新质生

产力的推动下，传统文化与青年文化交汇

相融、互构相生，接合形成意趣横生的“赛

博国风”，造就了“新文化生命体”，正是“两

个结合”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具体

体现与生动实践。

传统文化与青年文化的结合互构是时

代孕育的必然结果，也是二者发展的内在

需要。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

带来了古今中西多元价值观的相互碰撞与

交流，唤醒了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个体意

识与自我价值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

发展，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型媒介文化

使单一的价值标准和话语霸权被解构，过

去大众传播媒介时代成人社会宰制性、统

领性的话语逐渐式微。

而搭载于技术，起始于某种趣味文化

的新型媒介文化与青年文化具有本质默

契，特别是原本局限于一定传播范围内的

青年亚文化，因其显著的个性风格、趣缘

性、潮流感以及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使其

极易在新媒介文化形态中获得注目，实现

了从相对封闭的小众社群转为面向大众的

普泛化传播。

中国青年亚文化有其鲜明的本土特

色与风格表征。具体说来，西方青年亚文

化采用颠覆的符号化手段彰显风格，目的

在于“抵抗”主流文化，而中国青年亚文化

从未间断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的交融互

动，甚至天然地将传统文化视为自我风格

建构的重要形式以及与外来文化区隔的塑

造方法，以此来寻求情感共鸣，实现自我价

值与身份认同。

因此，与西方青年亚文化张扬个人主

义反叛不同，中国青年亚文化表现为以集体

主义为核心的情绪释放，并带有家国情怀的

意涵与想象。

从“古风圈”“汉服圈”到国风国潮，作

为最早破壁出圈、进入大众视野的青年亚

文化代表，其背后的国族意识与文化自觉

是融入“新部落”的情感密码，使个人叙事

转化为集体记忆，这是中国青年亚文化与

传统文化结合交融后的典型样态。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在于其

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与不断迭代更新的内

在动力。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获得现代性

意义，也必须赢得青年一代的认同，激发青

年人主动参与构建的热情。

传统文化和青年文化的结合互构是一

种融合再造，形成“新文化生命体”。“新文

化生命体”具有成长进化的生命需求，如同

生物的同化作用能将摄取的物质在体内转

化为自身能量，“新文化生命体”也在传统

文化与青年文化的相互激发与涵养中进行

能量交换与自我更新。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涵化

青年文化，为青年文化提供资源宝库、奠定

价值基石。脱胎于传统故事和民间传说的

国漫、动画受到广泛欢迎，传扬民族风尚、

承袭东方美学的虚拟偶像也将助推传统文

化创新，实现跨文化交流作为创作团队的

自觉意识与责任担当。

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青年文化的

灵感来源与表达载体时，便挣脱了旧有的

传播语境与框架束缚，搭载数字技术与潮

流文化更新为全新形态，拓宽了青年文化

的视域边界，深化了青年文化的哲思底蕴。

另一方面，“新文化生命体”正是Z世

代青年“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探索与创

新，以青年人喜爱的文化形式和媒介表达重

新阐释和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传统文化和青年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新

的文化形态，即多模态、小叙事、具身化、智

能型，并在Z世代脑洞大开的跨界混搭、时

空穿越的虚实相生中激发出“新文化生命

体”蓬勃的生命力：以手办还原《山海经》中

的上古神兽，将中国水墨风与美式涂鸦结

合，电音唢呐吹奏中外经典名曲，传统服饰

与赛博朋克链接、让汉服妆造“玩”出科技

感……B站、抖音、小红书上越来越多的Z

世代博主用全新逻辑拼贴组合、挪用重构

传统文化元素，用“六经注我”的“情”与

“趣”来创造性地展演传统文化。

借由网络的协同创作与分享，后亚文化

的风格再造与符号化提取使高高在上的传

统文化不再曲高寡合，“父辈的”“传统的”文

化符号成为具有差异化消费吸引力的流行

元素。在网络文学、动漫、影视、游戏、变装视

频等青年人喜爱的文化形式与技术展演中，

传统文化的流通性与消费价值得以开发，促

成新消费需求的演变与革新。

融合再造后的“新文化生命体”承袭了

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和合共生的文化

观，内核稳定、气韵悠长，但外在呈现却气

象万千、风格多变：古与今，新与旧，复古感

与未来感，智能化、数字化与“反技术依赖”

“倡导传统手作”……充满矛盾对立却又能

统一自洽，形态与风格杂糅，具有复合型、

多层次、流动性和动态协商的交互特征，展

现出不拘一格、跳脱跃动的“赛博灵韵”。

传统文化与青年文化的融合再造使

“新文化生命体”成为一个开放的生命体

系，通过自我调节完成新陈代谢。青年作

为最具潜力和创造力的文化主体，富有变

革性力量。不迷信和盲从权威，在批判中

继承，在反思中发展，与时俱进地进行扬

弃，是青年文化对于传统文化“为我所用”

的态度表达。

传统文化与青年文化的结合“不是‘拼

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

‘化学反应’”。“新文化生命体”的新陈代谢

需要弃除糟粕、“排泄废物”，才能释放能

量。伴随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青年一代在

成长过程中接受了更多平等、公平的价值观

念，对于封建等级观、落后性别观等表现出

敏感与排斥。近年来不少文艺作品通过不

依附情感关系的“大女主”姿态或是男女并

肩同行的和解式路径来展现“巾帼不让须

眉”的“她时代”力量，具有批判性表达的创

作往往会赢得年轻世代的共鸣与支持。

“新文化生命体”具有吐故纳新的生命

特征，以适应环境而更新进化。被誉为国

粹的戏曲在价值观念和审美风尚、剧场环

境和观演关系都发生变化的新媒体时代，

面临着如何创新发展的课题。从白先勇发

起青春版《牡丹亭》带动昆曲复兴到4K、

VR技术打造演播版《龙凤呈祥》、从越剧

《新龙门客栈》“君宵CP”精准拿捏年轻观

众的审美偏好到“上戏416女团”以戏腔短

视频火爆全网，从《将令》将华阴老腔和摇

滚激烈碰撞到现代戏《祝家庄里的年轻人》

将越剧与街舞结合，古老戏曲掀起“青春革

命”，从情感、形式、媒介上将青年文化、时

代审美融入戏曲古典样态，这是“新文化生

命体”适应新媒介环境，以青年力量激活传

统文化能量进行自我更新的典型示例。

传统文化与青年文化相互形塑，二者激

发的“化学反应”使其在改造中深度交合，气

质相融。彰显独特、追求风格的青年文化若

没有扎实稳健的文化根基，就会显现出轻奇

浅薄、多变易逝的不稳定性，难以持久发展；

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吸纳其文化底

蕴，能够为青年文化指引方向、立定根脉，展

现出在创新中守正的价值面貌。数字时代

青年力量的加入，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于文

化传承，青年创意以活跃思维、开阔想象、技

术敏锐度与践行力把握住文化发展建设的

主动权，将投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

转化为创新的智慧与行动，成为文化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棋手”。“新文化生命体”在

青年文化的推动下不断向上突破、向前发

展，呈现出在守正中创新，充满活力的成长

态势。

结合二者优势的“新文化生命体”在

新陈代谢中健全骨骼架构与血肉填充，既

有沿袭中华传统文明向下扎根、坚韧生长

的能力，同时又弥补了传统文化创新突破

能力不足的问题，衍生出有别于古代及现

代的“新时代”精神气质。“新文化生命体”

的不断发展离不开Z世代青年作为文化

生产者的文化自觉与创生动力，更仰赖于

经济、科技环境与国际交流、文明互鉴的

发展大势。全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与发展的重视，对青年文化的鼓励、

培育与引导，是推动“新文化生命体”不断

进化发展的关键力量；以新媒体为代表的

行业平台，更是以大视听“连接一切”的全

产业链条为青年创意赋能传统文化提供

可能。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传统文化与

青年文化在“古今中西”文化结构的氤氲

化醇中深度结合，展现出“少年中国”的新

生力量与勃勃生机。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云亭
青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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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在生活面前
——纪念契诃夫逝世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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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画的发展需要新题材的介入

新文化生命体：
传统文化与青年文化何以互构相生

朱怡璇

陈履生

互构：
融合再造与有机统一

相生：
新陈代谢与气质转化

进入20世纪以后，因为社会生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画也随之有
了相应的变化。人们只要看故宫博物
院所藏的陈师曾的《读画图》（1917
年），大致就能够了解社会变化与艺术
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读画图》的“新”所表现出
的新国画不同于过去的特点，正在于
画面中让人们耳目一新的新内容。因
此，在20世纪初期，人们面对不同于
过去的那些画，称之为“新国画”。

尽管这种新文化的传续发展到今
天是一脉相传，然而，今天人们已经习
以为常，过往的这种“新”对今天来说已
经成为过去。所以，人们又回到了它的
起点，称为“国画”或“中国画”，但其中
的时代差别在绘画源流中的分界还在。

新国画与新题材之间的关系，是20

世纪中国画发展变革中的重要问题。
陈师曾在他那个时代不仅画了

《读画图》，而且还画了34开的《北京
风俗图》（中国美术馆藏），其中的每一
幅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种时代的
“新”，因为这些过去不被文人所关注
的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收破烂、磨
刀、卖烤白薯、吹鼓手、卖切糕、泼水夫
等新的内容，并不在文人的审美范围
之内，文人也不屑一顾于这种社会下
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一句“不入画”就
拒于千里之外。

而陈师曾所赏识并推崇的齐白
石，不仅出身于社会底层，其艺术也与
底层人民所熟悉的生活相关联，他画
往日农家生活，许多“不入画”的“新”
却为这个时代中的人们所赞赏。当年
北京人所看到的以梅兰竹菊为主体的
京派绘画出现了这样一位北漂的异
类，俨然成为新文化潮流的代表，所
以，他的“新”得到了北平艺专校长徐
悲鸿的好评和力挺。

从陈师曾到徐悲鸿等文化新势力

的代表人物所给予齐白石的赞赏，在一
定程度上是基于齐白石画了很多过去
没有画过的题材，这也可以看成是绘画
在时代发展中有所成就的途径之一。
今天可以盘点一下，齐白石画中的很多
内容在数以千年来的历史发展中都是
前无古人。他在湖南湘潭老家的生活，
给他留下了无数的深刻记忆并转移到
绘画之中。当然，他也在后来的学习中
看到前人的画稿，以及他所没有见过的
那些花花草草，并悉心临摹。如中国艺
术研究院所藏的24开的《花卉画稿》，就
是他面对友人所藏旧画花卉百余种，
“择其粗笔者临其大意”“中有梅菊之类，
出自己意为之，以便临池一看，俗所谓
引机是也。”其中如“诸葛菜”，“白石山人
用我法临他人本，此菜平生未见过
也”。画“鱼儿花”，题：“鱼儿花有名荷包
牡丹，其叶分三歧，一歧之叶似分三叶”，
可见其细微的观察。齐白石临摹这些
画稿就是要吸收一些新的内容，从而表
现出与他人的不同，而这些新的内容与
他所擅长的草虫和水族又不同。

齐白石的好学，是一种不满足于
惯常的独特思维。他不断引入新的题
材内容，让人们看到了花鸟画经由齐
白石而出现了在20世纪的新转机，他
把人们的视线从以前的梅兰竹菊转移
到花鸟画的新题材之内，并不遗余力
地画出了他所见到的种种新题材，不
管是草虫还是水族等，都让人们耳目
一新。这种耳目一新正是新的时代所
需要的，而这种“新”也正是中国画变
革与发展中的一个时代机遇。

齐白石之后的潘天寿所画的“雁
荡山花”，则是在新中国的背景下用新
题材来推动中国画的发展。这一时期
黄胄画的毛驴又如同齐白石画虾一
样，将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可爱的形象
融合到笔墨之中，显现出了新题材在
表现生活方面的审美力量。

然而，今天的花鸟画在新时代的
发展中，又有哪些超越了齐白石的新
的题材？显然是远远不够。

花鸟画该如何推陈出新？
上世纪80年代，“云南画派”中出

现了王晋元，他在画中不断引入云南
所见到的新的花木，所表现的新的花
鸟因为是地处云南边陲的地域特色，
对于很多内地人来说，那都是非常之
“新”，即使在云南花鸟画界同样也是
时代之新。当然，他和齐白石一样，有
自己的画法，表现出了新的题材和新
的画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只有新
的题材而没有新的画法，那在绘画审
美上也难以引人关注。所以，那时期
的王晋元的画不仅丰富了花鸟画和云
南画派，也被视为异军突起。

新时代的新题材，对于中国画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花鸟
画领域，过去的画家都有一些习惯的
题材，梅兰竹菊随手拈来，而欣赏者也
乐见于这种熟悉与传统，表现出了在
文化传承中的一些基本特点。因此，
千百年来的很多画家在文人的规范下
重复一些已有的题材，而对眼前的美
好却表现出了熟视无睹的漠视。

不管是社会基层，还是在乡村，都
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齐白石画了许多
前人所不为的农家风物，就是一种美
的发现，而这种美的发现在如今的很
多画家那里都是一个问题。面对新时
代的一筹莫展，面对发展中的一成不
变，不仅远离了20世纪的新传统，也
忽视了新传统中用新题材来推动中国
发展的这一重要的动力。实际上，像
蚕豆花、油菜花之类的应景的时鲜花
卉、蔬果以及其他，在农村和农家都有
着很高的地位，大家都很喜欢它们，因
为它们是一年的希望，它们也是一年
中时令的标志，可是，为什么花鸟画中
没有这些人们喜欢又熟悉的内容？

画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一直摆在
画家面前，虽然人们常说“笔墨当随时
代”，然而，在花鸟画的表现中，人们却
往往忽略了题材与时代的关系问题，
津津乐道于传统的梅兰竹菊以及表现
富贵的牡丹和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虽然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坛上出现过
很多新的题材，比如从上个世纪50年
代开始，在文艺政策的导引下，画家们
广泛深入到田间地头，甚至是同吃同住
同劳动，其作品丰富了人物画和山水画
的现实题材，出现了很多能够代表时代
的精品力作，但花鸟画家好像在深入生
活中还是忽略了新题材的存在，并没有
能够稀释原有的以梅兰竹菊为主体的
花鸟画的浓度。而人们最熟悉的油菜
花、蚕豆花这样的新题材也没有或少
有进入到花鸟画的范围之内。

这之中尽管有画家习以为常的问
题，也有欣赏者群体的接受问题，但人
们对于美的欣赏是惯常的，对于美的
多样性的需求也是从古至今的，花鸟
画的发展还是应该把新题材的引入作
为突破口。

面对生活中像油菜花和蚕豆花这
样的美好，相信人们也能从中悟出不
画的道理，这显然不是“不入画”的问
题，而是油菜花和蚕豆花的造型太复
杂，组合太繁杂，表现太困难，这就显
现出新题材引入的关键——如果没有
一定技法的支撑，那就难以完成一种
新题材的使命。而人们的接受虽然同
样有传统的影响，可是，如果在花鸟画
的表现方面有着审美的突破，那就不
是问题。看来花鸟画中的新题材不能
入画，又反映出了创作者表现能力下
降的问题，正如同写意的没落一样。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放弃期待。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
型艺术委员会主任）

 成立于2014年的自得

琴社，其成员是一群热爱古

乐的年轻人。他们将传统文

化的魅力与国潮元素相互融

合，在互联网上掀起了“古画

音乐”的风潮。网友点赞他

们的视频“仿佛一幅会动的

古代画卷”，画中人是身着古

代服饰的乐师，或抚古琴，或

吹笛萧，或击大鼓。

 古老戏曲掀起“青春革

命”，从情感、形式、媒介上将青

年文化、时代审美融入戏曲古

典样态，这是“新文化生命体”

适应新媒介环境，以青年力量

激活传统文化能量进行自我更

新的典型示例。图为越剧《新

龙门客栈》

更需要这样扎实的阅读
——读邱华栋新作《现代小说佳作   部》

热带影像下的人性反思
“猎奇重口”不该成为悬疑片卖点


